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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山野的馨香 

——《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述评 

裴秀芹 

“‘乐舞’，即音乐、舞蹈综合表演的一种民间传统艺术形式”（《藏彝走廊的乐舞文

化研究》第 44 页）这是杨曦帆老师《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一书中对“乐舞”的

解释，而书中所指的乐舞既有载歌载舞、边奏边舞类，如“热巴”、“锅庄”，也有歌舞

相间、奏乐伴舞类,如“羌姆”等多种形态的乐舞。据书中介绍“由于走廊中各民族以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藏语支和彝语支民族为多，费孝通先生将这一区域称为‘藏彝走

廊’”（《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第 2页）。这不仅仅是一条民族迁徙通道，更是一幅

繁荣的多民族文化画卷。正是基于此，杨曦帆老师历经田野考察与书斋思考而成的《藏

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一书在“经纬度”上将时空交错中的多彩文化呈现给每一位读

者。 

作为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书作开篇对“藏彝走廊”就进行了概念性的解释，以并

对其历史文化形成的轨迹进行了简要说明。“‘藏彝走廊’是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

先生与 1980 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省

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

研究》总序第 1页），“这一区域从古至今是藏缅语族等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和北方羌人

的南迁重要通道”（《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绪论第 1页）。全书依托地理学、人类

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个方面，系统性地介绍了走廊上具有典型性

的诸如“羌姆”、“东巴”、“苏尼”、“热巴”、“锅庄”以及丧葬乐舞等十余种少数民族乐

舞，为读者开启了一扇了解异文化的窗户，末篇作者站在文化的高度，对“藏彝走廊”

乐舞的信仰与民俗内涵以及汉文化对“藏彝走廊”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更对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仰、民俗乐舞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了讨论，实为一部立足云

南民族艺术资源开展音乐学术研究的上乘之作，作品中带着作者从山野中为我们带来的

满面馨香。 

作为读者，我以为《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有意义的启发，通过

阅读，我不仅看到多姿多彩的乐舞，更认识到乐舞神秘面纱下人们虔诚的信仰，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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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在社会功能上对人们而言往往扮演着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及灵魂导师的角色，而在信

仰的号召力下仿佛众生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起点上，伴随歌舞来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有一

个共同的终点，即伴随歌舞离开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歌舞的存在，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

灵魂将永远以某种常人不可感知的方式而存在。在杨曦帆老师的笔下，由于这种音乐与

文化上联系的分析贯穿始终，使其著述更具有哲理表达的深度。作为读者，我认为这本

书在写作上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学习： 

一、立足于音乐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以期完成音乐学阐释的旨归 

“当代民族音乐学研究，特别强调应当把民间音乐当做所处环境整体文化的一部

分，从整体上把握音乐事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来思考”（《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第

19 页），而杨曦帆老师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的引导下，系统有序的将乐舞置于整个走廊

的文化环境之中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更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中对”藏彝走廊“这

种宏大的研究命题进行了横向分析和纵向思考，同时在空间角度下对处于同样文化背景

之下的乐舞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展示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力。而作者将这种时空性的研

究角度与乐舞现象进行历时整合的视野与将乐舞置于某种文化系统之中对其所依附的

社会心理、群体观念、生活习俗、生产方式、人口迁徙等因素内在联系进行深层阐释的

逻辑方法，必然揭示了一系列“为什么”的问题，这对于整个走廊的历史文化系统无疑

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梳理。 

在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作者采用田野考察与现有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思

路，对藏彝走廊上富有特色的少数民族乐舞进行了抽样分析与整体审视，并依托这种“活

态性”即发展变化着的音乐物象为切入点，从“他者”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同时对个体乐舞类型进行了分别考察，以探索它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的发展轨迹，

正是这种研究的以点带面、以局部观察整体的定位，完成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目标的旨归，

同时也实现了音乐文化学从对个案阐释到对普遍规律和原理进行揭示的目的，从这一层

面来说，《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是与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前沿的时代脉搏紧紧联

系的。 

二、音乐深描过程中始终贯穿对“民俗”与“信仰”的思考和分析 

根据乐舞形态的不同类别，作者将乐舞类型按各自的文化内涵划分为”信仰“和“民

俗”两大类，其中“信仰”类分为宗教型乐舞和巫术型乐舞；“民俗”类又分为“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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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乐舞和“礼仪型”乐舞，这就从“音乐自身——社会背景——文化脉搏”的立场完

成了研究的基础工作，搭建了其著述的学术框架。值得关注的是，在作者的眼界中，乐

舞的基础在于信仰使然，因此，在这种由信仰滋生乐舞的范式下，“所谓‘民俗‘并未

形成与’信仰‘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相容性和共生性”（《藏彝走廊

的乐舞文化研究》绪论第 15 页）。在书作的研究思路中“民俗”与“信仰”始终是相容、

共生的，这是作者对乐舞深描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点。 

如信仰乐舞“羌姆”，是藏地苯教和印度佛教的历史性融合产物，其性质是僧人的

内修方式之一，通过乐舞这一特定意识来进入信仰世界才是作为密宗修行之术的羌姆之

“本意”。作为制度性宗教的仪式，羌姆既强调其庄严、神圣性，使信徒在庄严宏大的

音声境域中进入他们的冥想世界，追求充满艺术美的舞姿形态，同时又吸收了西藏苯教

的拟兽舞、面具舞、鼓舞及部分乐器，在表演中加入摔跤、角斗等民俗性因素以娱乐。

佛教是苯佛之争的产物，而苯教作为原始宗教信仰，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因此，

作者认为这种原始的民俗因素作为一种基因密码便若隐若现地存活在羌姆的物化过程

中，表现出作者透过现象以洞察其本质的功力。 

作为一种学术视觉，“信仰“与”民俗“的共融现象在书作中频频出现，正如书中

所说，“作为文化积淀的‘藏彝走廊’，其乐舞呈现出多种样态共存的特点，从文化关系

上讲，这些乐舞具有一定的‘文化依附性’，不能将其看作是独立的舞台类艺术品种，

它们更多的是和宗教、民俗等文化事项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行为”（《藏彝走廊的乐舞文

化研究》绪论第 18 页）。在这条丰富、多元的“立体文化带”上，所谓“民俗”与神圣

的“信仰”是相容共生的，同时，这种共同之处又将整个走廊连接成为一个“和而不同”

的整体，这种由点推面式的研究也呼应了书中所提及的藏彝走廊学术概念的目标：为了

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无疑又是杨曦帆老师这部力作中的一大闪光点。 

三、条理清晰、富有逻辑性的“琶音式”写作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曾指出，一个“民族音乐家是将音乐科学化的人，如

果他想成功的达到这个目的，他最主要的知识显然必须是来自这两个领域，如果没有掌

握音乐方面的主要知识，就不可能研究音乐的构造；同样，如果不具有社会科学的主要

知识，也不可能研究音乐的行为”（《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第 31 页）。民族音乐学

本身就是音乐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对于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深厚的音乐学学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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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显然是必要的，《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正是这种既不似充斥

许多专业术语的文章那样深奥、但却也不只有白描式的现象介绍而无人文思考的文章那

样浅显，这折射出在田野工作的积累中，杨曦帆老师虽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记录了田

野的素材，但更以富有逻辑性的分析将这种记录逐步层层递进，在一种“琶音式“的写

作中，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充盈，更启发读者用尊重的态度去面对不同生态智慧

的文化创造。 

基于丰厚的学术视野和辩证的思维，杨曦帆老师将一片文化景观呈现给读者，而

这种学术的敏锐性和开阔的视野，或许与杨曦帆老师的求学经历有着必然联系：他从小

学习钢琴，是四川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学生，后来他却成为四川大学哲学系的硕士，并于

2004 年又成为南京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从音乐进入哲学又

回归音乐学研究的历程。正是这种兼备不同学科背景的转换，作者才能具备民族音乐学

研究所要求的“音”与“乐”的多重能力，完成了胡德“双重音乐能力”的养成，因此，

他才能通过田野的考察和合理的阐释，将藏彝走廊上的乐舞放进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

境中去寻根朔源，才能体现出层次分明的“琶音式”的梳理，恰恰是这种交叉学科上的

分析能力和洞察能力，构成了当代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强调的视野，基于此，读者认为，

这种对自己分析研究问题能力的不断提升是值得我辈所效仿的。 

最后，笔者借用书中所说，“这个多元的世界是‘不断去蔽’的世界，是一个‘意

义’从其自身不断绽放的世界”（《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第 317 页，结语）。“走廊”

学说的研究对于我国民族学研究是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其

意义在于，我们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必须形成文化上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

社会关系，这样才能维护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长治久安的和谐局面。故此，读者自勉：

努力寻求自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并努力去做正确且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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